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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三   婧 
 

张子筠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2014级） 

 

七孝病得愈发厉害，大家都说是沈老爷子要来把最喜欢的小孙子带走了。

小叔去城里请大夫，一去不回，电话打到平坡村唯一一台电话上，说是犯了事

儿，要被拘押一周。城里大夫本就不情愿来，这种情况下更是无论如何也不答

应先行赶来。可这一周却是如何也等不得的，因为清明要到了。 

沈峻眉头紧锁，蹲在院子里抽旱烟。里屋传来阵阵低啜——宋青莲怕她的

老七也像老四那样离她而去，整日里几乎除了给七孝净身、喂药、喂饭，就是

坐在七孝床头以泪洗面。漫天阴霾的下午，哭声在枝枯叶败的小院子里响得刺

耳。 

“爹。”三婧怯怯地叫了声。父亲一直在外面跑，她已经很久没有和父亲

长时间相处过了。沈峻正烦闷着，自然理都不理她。 

“爹… …”三婧又唤了声。 

“作死咯！哪来那么多事！”沈峻狠狠一眼瞪过去，三婧噤了声，眼泪在

红红的眼眶里打转，听着里屋的动静，愣是没让泪水掉下来。 

“砰砰砰——”破木头门被粗鲁的拍打震得剧烈晃动，扑簌簌又落了好些

干漆。应该是镇里的郎中来例行诊视了。他的治疗大概是没太大用的，七孝的

情况从病倒那一天起就没有好转过，如受到死亡召唤的不可抗力一般，最开始

额头微烫，咳嗽不止,后来有时小脸烧得通红，精神极差，有次还突然两眼翻

白、四肢抽搐，把青莲吓得几欲晕厥。沈峻也猜那郎中没什么本事，只是会哄

人，却还是请他每周来一次，同时四处奔走借钱，想再凑张车票。 

三婧小跑着去开了门。郎中朝她点点头，拎着大筐子进来。接着，又有一

只黝黑粗糙的手斜刺里伸出，握住了门框，阻止了正待合上的门。 

是住东村口的陈三。 

宋青莲还在布铺工作时，中午有时会和同事去对面的面摊子上吃面，卖面

的憨老四就是陈四，靠经营这个面摊来维持自己一家三口的生计，顺带养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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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无术的无赖三哥。有时，陈三也发发善心，来面摊帮忙，只是最终常因为

和客人一言不合、大骂出口甚至大打出手而被拉开到一边。然而事实上，陈三

常是被揍得惨的那个。有次陈四实在忍不住了，趁着给他上药的当儿低声劝他，

“哥，以后还是俺自个儿来卖面吧……要不，你帮俺收钱算账呗？”陈三听罢

又想嚷嚷起来，可不知是想到了什么，最后难掩喜色地应了下来。 

之后，陈三开始有钱时不时请布铺里的女人吃些零嘴儿。 

在布铺工作的女人中，陈三最中意宋青莲，常常骚扰她。于是，布铺里有

的多事的女人总拿这个开宋青莲玩笑，还每次硬拉她一起去拿陈三送来的东

西。宋青莲又烦又怕，可又不愿意丢了布铺的工作，只能尽量躲着，实在不堪

其扰时请个半天假躲到家里。 

七孝半个月前病倒，比两年前那次来势更凶，吓得宋青莲终于彻底辞了布

铺的工作，整日守在她的老七床边。 

陈三在宋青莲没去上班的第一天就找上沈家来。宋青莲两眼红肿地去开了

门，看到是陈三时，不知怎么的心中所有的憋闷都瞬间涌上了心头似的，拧眉

冷喝一声“滚”，接着猛地甩上了门。沈峻听到动响走出来，看着门愣了一会

儿，没作声。然后他走近，默默地把青莲拉进怀里，在她发顶落下轻轻一个吻。

他的嘴唇莫名地有些颤抖，但炽热得几乎要点燃宋青莲。那热度似乎沿着发根

传到了她的眼睛里，各种情绪再难以压抑，宋青莲扒紧丈夫的背嚎啕大哭起来，

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三婧不熟悉陈三，她小心翼翼地问他，“叔……叔叔，你有啥事啊？”陈

三收回朝院里钻的视线，低头看这个小姑娘——十四五岁的模样，已初见美丽

的轮廓——又若有所思起来。那是一种三婧从未见过的陌生的眼神，她有些害

怕，不禁后退了一步。就这一步的距离，让陈三趁机推开门走进了院子，期间，

他的眼神从三婧的脸上一路向下移至了领子，然后胸口，然后腰间。 

沈峻突然从院子角落里冲过来，像一尊落满灰尘的大理石雕像突然活了似

的冲过来，一拳砸在陈三脸上。这一拳也如大理石一般坚硬。 

“什么脏东西！别用那种眼神看她！滚！” 

陈三被打得后退，又被门槛绊了一下，一屁股坐倒在地，似是有些懵了，

居然没立刻跳起来还手。沈峻看着斯斯文文，就算前段时间在工地晒得黑如树

皮，也不像是凶横好斗的人。他也确实不喜欢打架。沈峻狠狠甩上门，插上栓，

没看三婧一眼，坐回院角的桑树下抽旱烟，又变回了那个坚硬、沉重的雕像。

一片叶子落在了他的肩上，安了家似的停泊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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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从西边沉下去了。 

三婧抹掉脸上的泪痕，抱起劈好的木柴，钻进厨房。 

她有些麻木地开始做一家人的晚饭。 

为什么？为什么？ 

三婧持着锅铲定住，脑海里浮起这样的疑问。 

但是，什么“为什么”呢？这疑问似乎来得突兀得莫名其妙，毫无缘由。

可是，她心里就像憋了很多的委屈，即将冲破栅栏，变成呼啸的痛苦迷惘，将

她吞没。她终于难受地丢开锅铲，掩面蹲下。灶下的火焰在她的颊边狂奔。好

一阵子，世界上只剩下呼呼的燃烧声，和不时一两声噼啪轻响，三婧几乎就要

平静下来回归她的工作了。 

油终于开始沸腾，飞溅出的一滴烙在了三婧手背上。“呀！”她惊呼，跳起

来直甩手，却不敢迟疑，立刻把菜扔进锅里盖住油，然后才舀出些清水浇到已

烫起一个泡的手背上。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我来吧我来吧！你让开！！” 

“倒碗水给你弟弟送去！” 

宋青莲不知何时进了厨房。她一把拨开三婧，把蒜末撒进锅里，用铲子翻

动青菜，眉间皱起的深深的川形让三婧看得凉到心底。  

天空的余红更远了，像凝固的潮水迟疑着退去。从院子的围墙上望出去，

稍微高些、能看得到的房子也都变成了一些轮廓模糊的黑影，正准备藏入山村

姗姗来迟的暮色中。 

里屋浮着淡淡的霉味、药味、汗味和尿骚味。七孝小小的身子被裹在被子

里。三婧爬上榻，小心翼翼地抚上他的额头，捋平他被压乱的枯草一样的头发。 

“姐？” 

“嗯，是我。来喝点水吧。”三婧靠过去，揽住他的肩膀，支撑起他的身

子。七孝消瘦得似乎比他身上的被子还要轻些，三婧一只手就把他抱到了怀里。

她调整了一下姿势，力图使他舒服些，然后才慢慢把碗凑到他的唇边。 

“咳咳咳，姐，咳咳……我好难受……我受不了了咳咳咳咳……”少年的

声音破碎在剧烈的咳嗽中，七零八落如碎裂了的玻璃。三婧觉得自己的心要被

这声音里的碎片扎出血了。她来不及擦一下坠落的眼泪，慌忙轻轻拍打弟弟的

背，“先别说话，慢点喝，别呛着……孝孝最乖了，一定会好起来的。” 

 “嗯……”七孝不再说话，三婧着慌地低头，却发现七孝已在她怀中又

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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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三婧早早起来，一路小跑到镇上药店抓药。早晨山间的路有点湿滑。

三婧稳稳地跑过树林。 

药房先生记性不错，时隔两年仍记得那时那个哭着求药的小姑娘，“小婧

啊？” 

“先生早，”三婧平复了一下紊乱的呼吸，把方子递过去，“麻烦您了。” 

药房先生戴上眼镜，眯着眼把方子拿远瞧了会儿，挪进了一排排百子柜间

找药。 

“你弟弟又病了啊？” 

“嗯。”三婧眼眶又酸涩了——她如今才知道自己身体中竟积蓄了这么多

的泪。 

“唉，苦了那孩子，也苦了你们啦……”先生把药包起来递给三婧，揉揉

她的脑袋，“这年头也没什么人来开药啦，药囤这儿也是囤着，你直接拿去用

吧。以后还有需要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几年来沈家不顺的时候，一直是这个

温和的药房先生这一点那一点地帮着他们。沈老爷子的故交里，只有他不曾在

三婧他们困难时避开。 

三婧心中充满了感激，一时竟什么也说不出来。她深深地鞠了个躬。 

“三婧？！” 

听到呼唤声时，三婧刚揣好药，正准备赶紧回家熬药。她转过头，不由得

惊喜地大喊，“红玉！你回来啦！” 

“嗯，学校放几天假。唉，我都想死你了。”孙红玉跑过来，给三婧一个

大大的拥抱。 

红玉更漂亮了，比上次见面时更高挑，气质也完全不一样了。她穿着绣着

碎花的棉布连衣裙，外面套了件乳白色的薄外套，长发在晨风里跳舞。可是她

又好像瘦了，面上也似有憔悴之色在微笑中闪现。 

“你在省城过得还好吧？”三婧心疼地揉揉孙红玉的肩膀，听她讲述那个

不一样的世界，却悄悄地走了神。要是当时成绩能再好一些，爹应该是不会让

她中途辍学的吧？要是一直学下去，现在她应该也能穿着漂亮的裙子，坐在城

市里大学的干净敞明的大教室中上课了吧？ 

“镇子的变化好大啊。”孙红玉拉着三婧到处转。 

“是啊。这条路是今年翻新的，一直延伸到镇子边缘，再到村东口。可是

村里的路还是土路。那个卖糖葫芦的阿叔还是一到傍晚就沿着这条路一路从学

校叫卖到村口。”孙红玉顺着三婧的手指望向望不到的路的尽头，微有些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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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失。 

“是啊，连这条路都变了……还记得么？以前我们放学总一起从这条路回

家，到了村子，才你左转我右转。” 

“嗯。”三婧轻轻应了。 

“从前镇子到村子之间的路就是坑坑洼洼的，现在还是这样……记得有次

我们玩儿疯了，我追着你跑，结果你一个不小心摔进了路边的一个捕兽坑里，

好险没有被夹到，但是扭伤了脚。坑有点深，我没法把你拉上来，只好跑去找

你家人。” 

三婧一愣，感觉有点熟悉，但又不太确定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 

“诶！不记得了么？当时你父亲不在家，你母亲听我一说，立刻就跟我赶

过来了，把你拉上来一路背回了家。对了！她那时正怀着你弟弟呢。想起来了

么？” 

三婧迟疑了下，点点头。 

边走边叙着旧，她们到了镇子的边缘。这时，迎面突然来了一个人，摇摇

晃晃地，差点撞到三婧她们身上去。 

又是陈三！ 

三婧吓了一跳，来不及躲闪，被陈三突然抓住手腕拉进了怀里。她害怕地

尖叫起来。陈三满身酒臭，一双手到处乱摸。孙红玉这才反应过来，扑上去拍

打陈三，奋力想把三婧拉出来。不远处是个小酒馆，酒馆里坐着几个人，听到

动响探出了头，看到他们扭在一块，哈哈大笑了起来。好在陈三醉得有点厉害

了，一个不防被猛地推摔到了路中央。三婧脱离了桎梏，和孙红玉惊惧地赶紧

向镇外村子的方向跑去。陈三坐在地上，对着她们的背影大骂：“妈了个巴子

的臭婊子！立什么牌坊！” 

她们仍然在村口分开，匆匆道了个别。三婧没敢放慢速度，继续朝家里狂

奔。 

三婧撞开松松搭着栓的门，试图平复下自己凌乱的呼吸。 

宋青莲正从七孝的房里走出来，强忍着的烦躁几欲爆发，看到三婧，疾步

走了过去，一巴掌拍在三婧的后颈子上，吼道，“就让你去买个药！怎么要这

么久？！你在外面瞎混什么！心里还有你弟弟么嗯？！怎么有你这么讨厌、不

懂事的孩子！”吼声在三婧耳朵里像白日里的惊雷般突然炸开，引起好一阵耳

鸣和眩晕。她像被困在了突然大作的风雨中，失望、失落、茫然、痛苦，直到

母亲又一巴掌拍在她背上，拍得她一个踉跄，她才失魂落魄地找回听觉，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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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跌进厨房里。 

离清明又近了些。 

夜幕降临，堂上灯亮了起来。三婧在外间厨房里熬药。宋青莲和沈峻相对

坐在桌边。 

宋青莲开口道：“今天你出去那会儿钟姐来了。” 

“陈四家那个？” 

“……嗯。她儿子在城里上大学呢。” 

“哦。” 

宋青莲小声说道，“她说让镇上那李郎中看没用的，一定要去城里。” 

沈峻脸色很冷，“我不正借钱么！哼，他们这些人……光说说顶什么用！” 

宋青莲闭上了嘴。过了一会儿，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挪动椅子稍微凑

近些又道：“钟姐说，镇上来了个城里人，在招能做家务、照顾小孩的人……

可以一次把工钱付清，以后包吃包住。要不……送三婧去试试吧……？去城

里……不也挺好的么？” 

“能有这么好的事？”沈峻根本不信。 

“也不是……她说……那样可能就要受点委屈了——就是什么事都得听

城里人的。” 

沈峻没有说话。 

风吹得光影摇曳。堂上静谧无声，只听到老桑树在院子里颤悸。 

又过了一会儿，屋子的门被推开了，宋青莲走出来。三婧还在厨房里，借

着月光熬药。宋青莲走到厨房门口，先问了她药好没好，顿了一顿，然后又叫

三婧药熬好后早些休息，说明天要带她去镇上找个工作。 

三婧伫立在那，看着宋青莲离去的方向很久。她想牵起一个受宠若惊的笑

容，但终究没能办到，反而差点哭出来。她怎么能把刚刚在屋子外听到的话当

作没听到呢？ 

药其实已经熬好了。三婧怕它熬干，赶紧熄了火。周遭此时静得可怕，连

风声叶子响都没有了。三婧的脑海中突然走马灯一样晃过了很多的事情。 

多可笑啊！她居然还想问“为什么”！一切不都已经那么明显了么？无论

她多努力，在爹娘的心中，她总是比不上七孝重要的，甚至连她自己也一直这

么认为。同时，她也是深深爱着七孝的，因而更不敢拿她的疑惑去问爹娘，生

怕七孝听到了会伤心。 

或许，她就按照爹娘的安排去了城里会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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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婧愣愣地看了黑漆漆的药盅一会儿,眼前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奇幻的景

象。她看到眼前小厨房破败的墙壁烟一般消散，平坦干净的道路纵横交错着在

她面前展开，道路两旁店铺林立，每一个都金碧辉煌；到处是温柔美丽的人，

女人们穿着绣有各种美丽花纹的连衣裙，戴着鲜嫩而芬香四溢的花儿，长发飘

飘像天边的云絮，男人们一个个面色沉凝，步伐稳健；大学的门又高又大，里

面有数不尽的书，学生们都坐在那儿大声朗读；生病的人只要打个电话给郎中，

再按郎中说的方子抓药熬药，喝一碗就能完全康复…… 

三婧的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可她已经不清楚这是害怕还是兴奋了。 

 

清明前一天的夜晚，三婧躺在炕上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三轮车一颠一颠地

驶向城市，她和红玉坐在车后铺了厚厚一层稻草的板子上，看着爹娘和村子逐

渐变小、远去，最终融入云淡风轻的瓦蓝色天空里。 

 

 


